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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北京首都博物馆，正在

举办“国家相册 ·致敬历史——新华社中

国照片档案馆典藏展”。百年国史，在一

幅幅经典照片里呈现；光辉历程，在一段

段难忘记忆中延伸。在展厅端头，一张巨

幅历史照片，几乎占满了整个墙面。

这张由新华社记者顾德华于1978年拍

摄的照片《清华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

课》，凝固了那一段珍贵的历史场景，展

示了那一批1977级同学的历史风采，一直

是一幅纪念恢复高考及记录新一代大学生

的经典历史作品。

在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中，坐在前排

主要位置上的，是当年工程力学系固七班

的几位同学。前排左起，第一位是王均同

学，第二位是张中民同学，第三位是邓勇

同学，第四位是周叮同学，第六位是刘玉

民同学。

历史前排的固七班同学
○贾海东（1977 级力学）

我曾在2017年写的《清华一九七七级

赋》里，描述过这段历史：

是日，高数大课于西阶。记者入，摄
吾生于书堂，定瞬间于永恒。后刊兵部画
报，流传至今，竟成经典。其风貌之淳
朴，其神态之专注，其远方之向往，其未
来之期待，非后辈所能及也。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是

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金色的十月之后，

又迎来了科技的春天。1977年底，全国恢

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据记载，当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为

570余万，而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

27.3万人，录取率只有4.7%。1978年初，

经过“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被录取的大学

生，纷纷走进校园，由此诞生了标志着中

国时代变迁的新一代大学生。

1977级，一个响亮的名字，是

在特殊时代下具有特殊含义的一批

大学生，是在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

里具有远大抱负的一群年轻人，是

在中国历史上备受瞩目并在后来做

出杰出贡献的一代建设者。

固七班的36位同学，幸运地成

为1977级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幸运

地走进了清华园，幸运地坐在了见

证历史的最前排。

历史的必然，充满着许许多多

个体的偶然。

固七班的29名男生和7名女生，

好像没有一人是报考这个专业的，清华大学 1977 级大学生在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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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也都没有报考工程力学系，其中大

多数同学甚至都不大清楚什么是固体力

学，唯一相同的是在报名志愿表上，都填

写着“服从国家分配”，加上在各自的高

考分数中数理化成绩都比较好，结果就被

学校“分”到了一起，组成了固七班。

固七班的那几位同学，同样也是偶然

的，坐在那张历史照片中的第一排。当时

在西阶梯教室上“高等数学”大课，许多

女同学早早地就进去坐在了前面的几排。

由于第一排的座位没有桌板，不方便记笔

记，反而没有人愿意去坐。而我们班的那

几位同学，几乎都是同一间宿舍的，前一

天晚上夜自习睡得太晚，早上都差点儿睡

过了头，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匆匆赶到

阶梯教室，见到满教室都坐满了人，唯有

第一排的几个座位是空着的，只好别无选择

地坐了下来，把书本放在腿上记笔记。

这就是历史。最美好的瞬间，总是留

给在最合适的时间里出现的最合适的人。

工程力学系的1977级有两个班：固体

力学专业的固七班和流体力学专业的流七

班。1978年3月入学时，我们固七班里年

龄最大的，是两位30岁的“老大哥”，

带着工资上学，家里还有小孩（在校期间

又生了老二）；年龄最小的，是两位才满

15岁的“神童”。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

海，北至黑龙江，南到云南；入校之前的

身份也是五花八门，有工人、农民、教

师、下乡知青、应届生，等等，唯一缺憾

的是没有军人。

我们入学后，男生住在一号楼的一层

西侧，浴池就在路对面；女生住在新斋三

楼东侧，下楼不远处就是开水房。宿舍里

一般住6个人，三个上下铺，两三个小书

桌，房间里大都塞得满满的。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那是一个

富有理想的年代。经过了刻骨铭心的高

考，走进了心仪已久的校园，入校后的我

们，和其他七字班的同学们一样，开始如

饥似渴地吸取知识。快乐紧张、丰富多彩的

校园生活，至今仍让每一位同学记忆犹新。

当年同学们刻苦认真的学风，给每个

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晚上11点

钟，校内各教室必须关灯关门，只有几个

阶梯教室还“网开一面”，于是大家纷纷

翻门越窗而入，坐满了整个教室，继续晚自

习，成就了一段“不夜城”的往事。

当时学校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将各

位力学大师请来给我们上基础课。记得

“材料力学”的第一堂课，是由当时的副

校长张维教授讲的。张先生授课生动风

趣，谈笑风生，挥洒自如。他对我们说：

让老教师上台讲课，很好很开心。但老教

师也常常会出错，经常会“心里想的是

一，嘴上说的是二，手里写的是三，其实

应该是四”，逗得我们开怀大笑。

“高等数学”课由谭泽光老师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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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相关专业的三百多名同学，让西阶梯

教室座无虚席。新华社记者就是在这间阶

梯教室，将我们固七班等1977级同学上大

课的情景摄入镜头，成为那张著名的经典

历史照片，永久地珍藏在国家相册里。

“普通物理”课由张三慧老师教，他

一上来就直接用英文授课，害得不少同学

“云里雾里”晕了好一阵，常常在复习时

将课堂内容又重新转译温习一番，无形中

加深了记忆和理解。

“英语”课采用《工程英语》课本，

教英语初班的罗老师尽管很年轻，但对班

里几位入校前从来没有学过英语的同学照

顾得很细心。罗老师授课非常卖力，刚开

始时多少有点紧张。记得上第一堂英语课

的时候，罗老师上了一节课就把两个课时

的内容都讲完了，第一节下课时刚准备走，

才发现还有一节课没上呢！

在工程力学系，当时给我们上过课的

著名教授有：张维、杜庆华、黄克智、王

勖晟、徐秉业、余寿文、黄炎、庞家驹、

郑兆昌、张如一等；还有当年就非常出类

拔萃的中青年教师：贾书惠、范钦珊、夏

之熙、宋国华、薛明德、邵敏、姚振汉、

叶宏开、潘文全、孙学伟、刘信声、李德

葆、任文敏、郁吉仁、周辛根、何积范、

刘宝森、蔺书田、查明华、潘真微、王笃

美等。记得我们对德高望重非常敬仰的老

教授，不论男女，均称“先生”。除了我

们班的班主任宋国华老师和薛明德老师之

外，系辅导员还有陈兆玲老师和陈克金老

师。当时我们工程力学系的系书记为李德鲁

老师，系主任为王和祥老师和朱文浩老师。

在此，我们固七班的全体同学，再一

次向力学系的老师们深深致谢！感谢你们

的尽心尽责，感谢你们的呕心沥血，感谢你

们的言传身教！你们的教导和指引，是我们

一生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相比之下，当年的政治学习，是一件

让人不得不重视的事情。每周的时事学

习，念报纸就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北方同

学念起来还比较利索，南方来的同学就费

点劲，常常整出点笑话来，当然也借此把

普通话发音练好了许多。

清华一直非常重视体育锻炼，每天下

午4点半钟的《运动员进行曲》，督促大

家放下书本、走出教室，来到西大操场打

球、跑步。班里有的同学，将偌大的校园

里每个角落都跑遍了。当然了，圆明园是

我们跑步时最常去的地方。

周末或节假日，颐和园泛舟，北海游

园，十渡戏水，云水洞郊游，还有八达岭

登长城，都留下了我们年轻的足迹，都凝

固在当年黑白现已泛黄的那些珍贵照片里。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文艺晚会上，有

一首女声二重唱的歌曲，是由我们七字班

同学在校时创作的。这首由我作词、牟文

殊作曲，曾经在校内传唱过的《我们大学

的歌》，不仅真实地描述了当年紧张而快

乐的校园生活，同时也让我们能在毕业多

年之后才真正懂得：厚德载物，任重而道

远；自强不息，伟大而平凡。

我们大学生活，充满年轻的歌。
那是轻快的歌，也是紧张的歌，
轻快紧张一样快乐。
我们大学生活，充满智慧的歌。
那是丰富的歌，也是平淡的歌，
丰富平淡一样火热。
让我们珍惜这生活，让我们唱起这歌，
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永远朝气蓬勃。
一转眼，我们毕业都快40年了。我们

多么期待，固七班的全班同学们，能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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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相聚在清华园。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当

年报到时的二教，让我们一起去一号楼和

新斋看看当年住过的宿舍，让我们一起去

四食堂原址看看当年吃饭的地方，让我们

一起去系里看看老师们，让我们一起去看

看西大操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图书馆、

大礼堂……

当然，一定别忘了一起去看看大礼堂

旁边的西阶梯教室。在那张历史照片拍摄

的地方，让我们各自找到并一同坐回到当

年的那个座位上。让固七班同学再一次并

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前排。

2020年9月30日于多伦多

贾海东，在校期间担任过班级团支部
书记、校田径队男子短跑队队长。毕业
后，曾在建筑设计院和政府部门工作。后
旅居加拿大，现从事结构工程设计工作。

从十余年前起，常常会有同事朋友

熟人向我问起，“照片上那个人很像

你！”“照片上那个人是不是你？”所谓

照片（见P147），指的是那张题为《清华

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课》的照片，作为

1977年恢复高考的标志性“经典”，曾于

2009年在报纸、期刊、网络、电视上有过

热络出现。

2018年，又值“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那张“经典”又一次在公共媒体上

露头，同样又是新一轮的关心询问。当

年亲历者们，现大多已退休有了闲暇，在

微信群里也有了不少热议，众说纷纭，甚

至有人对“前排那几位提前知道要拍照”

做了或是或非的探讨。本人属于“前排那

几位”之一，在当年出于小小虚荣心，对

事情前后有着深刻印象，遂记叙一下当年

“撞大运”进入那张照片的故事，与关心

的人们分享。

照片的时间，应该是在我们进校后的

一个月左右，从衣着上也看得出，大致

是1978年3月底前后；地点是在“西阶”

亲历一张“经典”照片的前前后后
○邓  勇（1977 级力学）

（礼堂西侧阶梯教室），应该是“高等数

学”课或者“普通物理”课，力学、力

师、工物、物师、数师等1977级同学们一

起在上大课。

在300座位的“西阶”上课，是几个

系在一起“上大课”，印象最深的是“高

等数学”“普通物理”这两门课，分别由

极富盛名的谭泽光、张三慧老师主讲。这

得益于学校对1977级的极度重视，挑选了

最优秀的教师。这两位老师正当壮年，并

都有着循循善诱、由浅入深、严谨诙谐、

引人入胜的本事，且一开口那极富感染力

的洪亮声音就能够响彻大教室的每个角

落。可教室毕竟太大，坐在后排会影响听

课效果，所以最早进到教室里的同学在选

择座位时，一般都会从第二排开始。因为

从第二排起才有桌子，既是离讲台较近听

课效果较佳的位置，又是有长条课桌方便

做笔记的位置。第一排虽离讲台更近一点，

但没有桌子，只能是在膝盖上摊开笔记本

做笔记，总有点别别扭扭的。所以，第一

排就成为了大家不太情愿选择的座位，往往


